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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山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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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初透时，总见村口老槐树上栖着的麻
雀扑棱棱飞起。它们不是被脚步声惊动，而是
被一缕斜斜的青烟撩拨了翅膀。在江淮官话
里，“做饭”不唤作“做饭”，而是“烧锅”，袅袅炊
烟便成了锅腔烟。烧锅这两个字从农妇的唇
齿间吐出，带着柴火气与草木香，恍若看见灶
膛里跃动的火苗，听见铁锅与锅铲的私语。

炊烟是乡村的胎记。春耕时节，炊烟总比
鸡鸣更早醒来。天空墨色未褪，村东头王二娘
的灶膛已燃起头把火，麦秸在灶膛里噼啪作
响，腾起的烟柱笔直如尺，穿过结着薄霜的
楝树枝丫，在青灰天幕上画出第一道墨痕。
待到日头爬过东岭，各家炊烟次第升起，或
浓或淡的青纱在村子上空交织，恍如神女浣
纱时不小心遗落的轻绡。

夏日正午的炊烟最是慵懒。老榆树荫
里，蝉鸣与炊烟一同蒸腾。此时烧锅的多是
半大孩子，他们蹲在灶前添柴，看火光在脸
上投下跳动的橘影。柴火是前日从田埂捡来
的枯枝，带着太阳晒透的暖香。炊烟从烟囱口
逸出时总拖着长长的尾，像极了祖母纳鞋底时
抽出的棉线，悠悠荡荡飘过晒得发烫的瓦檐，

最终消散在滚烫的风里。
最动人是秋暮的炊烟。稻谷归仓后，农人

总爱用新收的稻糠引火。细碎的糠壳在灶膛
里燃成金红的星子，腾起的烟里裹着阳光烘烤
过的芬芳。这时站在村口望，但见炊烟或浓或
淡，或直或曲，如同谁家顽童打翻了墨砚，在杏
黄的天幕上洇出深浅不一的水墨。有风掠过
时，烟痕便被揉碎成絮状的云，与归巢的鸟群
纠缠着，渐渐没入暮色深处。

炊烟曾是乡间最精准的时辰钟。老辈人
说：“锅腔烟起三遍，日头偏西一竿。”这话在霜
降后格外灵验。当炊烟第三次爬上村口的老
槐树梢，放牛娃便知该牵着水牛往回走了。牛
蹄踩碎满地银杏叶，惊起几片偷食的麻雀，它
们扑棱着飞向正在生火做饭的人家——那里
有散落的谷粒，更有灶膛里温暖的召唤。

皖南民居讲究“炊烟引路”，屋舍布局总要
顺着烟道走向。徽州人建房，必在正厅留出

“烟道窗”，说是要让炊烟认得回家的路。这说
法虽带三分痴意，却藏着先民的智慧：烟道笔
直，火才旺；火旺，炊烟才得升腾。就像人生在
世，总要心气通透，方能活得敞亮。

古人早将炊烟写入诗行。陶潜“暧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是淡墨写意，杜子美“暧暧归
烟暮，声声宿鸟频”乃工笔细描。最妙是范成
大“炊烟漠漠衡门寂，寒日曈曈霁景分”，十字
道尽冬日村居的静谧。这些诗句穿越千年，至
今仍在某处炊烟里沉浮，如同被风干的桂花，
遇水即活。

今人写炊烟，总爱缀以“乡愁”二字。可真
正的炊烟从不是愁绪的载体，它是生命的呼
吸。你看那灶膛里的火，烧的是枯枝败叶，吐
出的却是滋养生命的暖；你看那烟囱中的烟，
消散于天际，却将草木的魂灵送还云朵。就像
村东头的周阿婆，八十高龄仍要每日生火，她
说：“灶膛不灭，家就还在。”

前年回乡，见村口立起“天然气入户工
程”的牌子。新修的柏油路旁，几株老槐树
被拦腰锯断，断口处渗出琥珀色的树脂，像
极了炊烟凝成的泪。夜里忽闻雨声淅沥，起
身推窗，却见远处镇上灯火通明，哪还有半
缕炊烟的影子？倒是窗台上，不知谁家飘来
的桂花香，混着雨水的清冽，恍惚间竟嗅出
儿时灶膛里的气息。

炊烟终将成为历史的注脚，如同那些正
在消逝的方言词汇。但每当暮色四合，我总
会在城市的天际线里寻找——寻找那缕能将
人心引向灶膛的青烟，寻找那份能让时光慢
下来的暖意。或许真正的永恒，不在于烟柱
是否升腾，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记得：炊烟起
处，即是人间。

炊烟记
常 鑫

舒兴庆，中学教师，诗人，在《中国德
育》《诗江南》《安庆日报》等发表论文、诗
文近百篇，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诗歌、
随笔年度选本。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
果奖、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

过年的时候，一个很久之前的学生来看
我，闲聊中问我，是否记得有一回上课时，
天空渐渐飘起雪花，同学们无心听讲，都朝
窗外看去。我便带他们走出教室，在漫天大
雪中散步、赏雪。我有点印象，应该还让他
们写了随笔。

那一节课，学生们像池塘里的鱼儿一样，
穿梭在教学楼、操场和雪花之间。他们抬头看
天空中、树枝上飘下的雪花，他们伸手接住雪
的绒花，他们感受着雪花在手上渐渐湿润、消
失，继而一丝丝的清凉。“我一想到您，就会想
到那场大雪，想起雪花落在手上那种微小的清
凉的感觉。”学生说。或许，对他而言，三年的
语文课浓缩成一场大雪，落在记忆的校园，落
在楠楼、柏楼之间。哦，对了，那时候，这些教
学楼还叫作南楼、北楼。

校园确有它单调的一面，从早到晚，无非
是像中药房的抽屉一样：有的抽出来是语文，
有的是数学，也有音乐、体育……周而复始，始
而复终。但一场大雪似乎改变了这一切，就好
像一首练习上百次的钢琴曲有了难得的间歇，
或是，一幅复制了上百张的图片突然有了裂
痕。这难得的间歇和裂痕，通向一个和平常校
园不一样的世界。

这个和校园不同的世界，就是天地。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不言”不是沉默无语，而是超
越语言，用心体会。把课堂从教室搬到天地之
间，学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2024年的春天，我正好在龙山校区工作，
这个校园就在田野之中。到了春天，油菜花
开，透过围栏望去，到处都是黄灿灿的，像是成
吨的黄色颜料泼洒过，又像是有一个中国的梵
高，用自己的笔画出了这个世界的热烈。而天
空和远山都是蓝色的，但又有着不同，天空蓝
得透明，而远山则带着一丝淡淡的雾气。

让孩子们到田野里去吧！我们几个老
师说。

于是，语文老师带着学生到黄灿灿的田
野中，一路吟着诗词，“儿童急走追黄蝶，飞
入菜花无处寻。”生物老师把实验器材带到田
野，教学生解剖花瓣和叶片。美术老师在油
菜花地里支起画架，和学生一起速写在田野
的风中摇曳的花朵。我和他们一起来到油菜
花丛中，享受雨后灿烂的小黄花，走过雨后
泥泞的小路。我们的衣服上染了黄色的花
粉，鞋上、裤脚上沾满了泥水，但大家毫不
在意，说：“这里真是广阔！”

我把学生上课的照片、黄花灿烂的照片、
裤脚沾满泥水的照片发到朋友圈，一位外地老
师留言：“这就是帕夫雷什中学啊！”帕夫雷什
中学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办的学校，苏
氏是苏联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通过非凡的
教育实践将这所农村中学变成教育圣地。我
们哪能和这所学校相比，和苏霍姆林斯基相比
呢！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收获，如果用一个
词概括，那就是“广阔”。这既是空间的广阔，
也是心灵的广阔，更是精神的广阔。

人和植物一样，越是有广阔的空间，就越
是能茁壮生长；越是和自然相连，就越是能够
成为天地的一部分。作为教育者，我们培养的
是学生，而不是考生，应该努力让孩子们成为
精神辽阔、与自然相通的人。

那位老师其实也经常带学生去野外、去
乡村、去工厂，我们都受了传统的全面发展
的教育的影响。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有
点愚公移山的“笨”精神。而“笨”，恰恰是
教育所需要的。

那年春天，我们还举办过一次“油菜花
杯”语文创作比赛，让学生写一篇和漫山遍
野的油菜花气息相通的文章。收上来的学生
作品也的确和油菜花一样灿烂，一样洋溢蓬
勃的生命力。有的整整一段只有逗号，情感
没有阻碍地奔涌——

“我的眼睛炸开的是灿烂的金黄，伫立在
原地久久难以走开，眯眼望去，眼前是明黄色
的细密星河，每一小片都薄如蝉翼，却从不耷
拉下头颅，团团聚在一起，几乎看不见深绿的
茎叶，灿烂的明黄野性张扬，如此自由，如此坦
荡，碎而密的花朵粲然，以一种极为用力的姿
态，不加掩饰地去灿烂，不加掩饰地去美好。”

写得太好了！就好像他创造了一门可以
和油菜花对话的语言。

以天地为课堂

十八岁那年，妈妈梳着一根乌黑的辫子，
水灵得像窗前刚刚含露绽放的栀子花。这年
妈妈竟主动申请要去支援边疆，妈妈可是连县
城也没出过呀，外婆哭着劝妈妈：伢子，边疆苦
呀，你力气小，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怎么生
活啊？妈妈没理会外婆，铁了心要离开家。

妈妈不是不听话，妈妈看外公外婆一把年
纪了，还在为全家人的生活苦苦做工，心里舍
不得，她想着去了边疆，好歹能为外公外婆减
轻点儿负担。

妈妈虽一腔热血，终究还是没能去成边
疆。妈妈在学校学的是地质勘探，组织要求她

到安庆地质队报到，服务于家乡建设。接到命
令，妈妈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一头扎起了大
山深处。

妈妈与爸爸结婚后，生了我们姐弟三人。
爸爸在野外搞勘探，单位外派一走便是七年，
数千个日夜，妈妈独自挺了过来。早晨出门
前，妈妈将一天的饭菜做好，让姐姐带我们在
院里的栀子花下玩耍，饿了去煤炉子上热饭
吃。天黑了，妈妈一路小跑回来了，摸摸我们
的头，弯腰收拾被我们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
又就着月光浆洗一家人的衣裳鞋子，妈妈长得
瘦弱，却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记得有一年深冬，大雪飘零，缸里的水都
结了冰，爸爸按单位要求去乡下与贫下中农共
度佳节了，天快黑时，忙了一天的妈妈牵着
我们姐弟三人，踩着霜雪去买年货，可街上
空空荡荡，所有的商店都打烊了。妈妈很是
惊诧，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打听，原来忙碌让
她记错了日子，那天已经是年三十了。这时
远处已渐渐响起鞭炮声，妈妈懊恼得泪流满
面，妈妈站在风雪中，搂过我们亲了又亲，
一边责备自己不是个好妈妈，竟然把过年都
忙忘了。这时妈妈的好人缘就派上用场了，
回家后，邻居、同事闻讯而来，你送一碗红
烧肉、我送一碟豆腐，我们吃上了意义特殊
的一顿年夜饭。

妈妈最爱栀子花，每到一地，窗前都会种
上几棵。妈妈说她最爱栀子花的洁白、芳香，
妈妈的身上，也散发着那缕芳香。

二十年前，妈妈走在栀子花开的五月，可
那缕香，一直萦绕在我身畔。

妈妈的五月
黄永生

刘子强又骂人
了。这是一周以来
的第三次，是在美术
课堂上，先骂同学，
后骂上前处理他的
老师。班主任李老
师很生气，将刘子强
带到办公室，往墙角
一推：“站好！”

李老师无法不
生气。六年里，他一
直认为，班上的学生
都可以变坏，唯独刘
子强不会。可偏偏
就是他，眼看就小学
毕业，却变坏了，而
且毫无征兆。

刘子强第一次变坏是在本周一。他利
用班上六一联欢会负责人的身份，打击、嘲
讽同学们：报唱歌的，他说人家是公鸭嗓子；
报舞蹈的，他说人家像企鹅。李老师将他叫
进办公室，态度很温和，问他为什么骂人。

“就是想骂人！”刘子强气冲冲一句后，
任凭李老师怎么问，就是不说话。

李老师没有深究下去，他一直认为，
学生偶尔出点问题，老师不必大惊小怪。
于是摸着他的头，激励他用心组织好这最
后一次六一联欢会，将来给同学们留下美
好的回忆。

可谁知星期三午休时，刘子强又无故辱
骂一名同学，其他同学上前劝他，他逮谁骂
谁。李老师有些不快，但态度还是很温和：

“刘子强，你知道，我们马上就举行这最后一
场六一联欢会了，联欢会一结束，就意味着
我们小学毕业。你呀，千万要珍惜这宝贵的
小学时光和同学友谊。”刘子强却像上次一
样，死活不开口，连点头、摇头也没有。

中午，李老师来到刘子强家。刘家的房
子在村子最高处，上下两层，装修得很气
派。李老师拍打好一会儿门，刘子强的奶奶
才摸摸索索地打开门，问李老师是谁。李老
师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了好几遍，她才听明
白，然后一个劲地感谢李老师把她的孙子教
得好，教得懂事。说她孙子在家除了看书写
作业，就是做家务；她经常生病，都是孙子烧
饭洗衣，买药喂药……李老师无法和老奶奶
进一步交流，告辞。

今天是星期四，李老师还在犹豫着要不
要给刘子强的父亲打电话，不料他竟然连老
师也骂了。李老师狠狠拍了桌子：“说！为
什么？”刘子强笔直地站在墙角，不开口，表
情似乎还很得意。

“这才几天，你怎么就变成这样？”李
老师擂着自己的额头，很无奈，“你对得起
同学们吗？对得起老师吗？对得起你奶奶
吗？对得起你一年到头拼搏在外的父母
吗？”刘子强忽然眼圈一红，嘴唇动了动，
又急忙紧闭。

李老师轻叹一声：“刘子强，你自己说
吧，这事怎么办？要不要……”

“要！要请家长！”刘子强抢声说。
“什么？你希望请家长？”李老师完全没

想到，再调皮的学生都怕老师请家长，可刘
子强竟然主动提出请家长。李老师忽然有
些绝望：“请你奶奶？你七十多岁的奶奶？
还是请你父母？千里之外的父母？”

“随你！”
李老师一般不会请学生家长，尤其这些

远在外地打工的家长，因为他们来回一趟的
路费、误工费都不是小数，有的甚至还会丢
掉工作。可眼下这刘子强——李老师虽然
觉得其中有什么蹊跷，但一时又实在理不
清，如果再不请家长就是对他不负责任。

第二天下午，刘子强父母长途驱车来到
学校。李老师将刘子强的情况向他们详细
通报后，从教室叫来刘子强。

刘子强一进办公室，他母亲就一把搂住
他，哭了：“我的好儿子，你怎么了？前几天
给你打视频，你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变
成了这样？”刘子强胳膊肘一拐，闪开，冷冷
的，看也不看母亲一眼。

刘子强父亲站到儿子的对面，用手比画
着两人的身高：“儿子，爸妈一年没看见你
了。你看，你都快和爸爸一样高了。你到底
怎么啦？”

“老师，我错了！老师，我欺骗了
您”！刘子强站到李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
一鞠躬，眼泪滚滚，“老师，我两年没见到
爸爸妈妈了，我想他们。今年过年前，他
们说过年回来，可后来说有事回不来，六
一一定回来。可是，上周末又说六一也回
不来了。老师，我们上初中后就不过六一
了，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六一，我想和爸爸
妈妈一起过……”

刘子强还在“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同
学”地诉说着，他的父母、李老师，以及
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早已低头不语，有的
还在低声抽泣。

最
后
一
个
六
一

张
爱
国

如今，出国旅游、留学和工作，办理护照
极其方便。只需去出入境管理局，填写护照
申请表，提交一张证件照片和几十元的工本
费，等上个把星期，护照就到手了。然而，
在1990年代，办理一本护照、迈出国门却是
困难重重，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自费出国留学
或工作的普通人。

那时，从大学毕业后若要出国，首先要向
所在系提交一份毕业去向表，明确表示不参加
国家统一分配，而是选择出国留学。系里审批
盖章后，才可进入下一步。第二步是将国外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或国外单位的聘用函，送到学
校指定的翻译中心进行正式翻译。第三步则
是凭翻译件前往学校缴纳“培养费”。之后，还
需拿着缴费证明和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
明，前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护照。

“培养费”是按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
计算的：本科学习每年2500元，硕士每年5000
元。如果本科毕业直接出国攻读硕士，四年本
科就是1万元；如果硕士毕业后出国读博，则在
本科的基础上加上硕士3年，共需缴纳约25000
元左右的培养费。而那个年代，普通工薪阶层

的收入极低，1995年全国职工年均工资才5500
元。如此高额的培养费，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
农村出身的学生而言，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
朋友海涛班上有位同学在硕士毕业后准备出
国，因一时交不起培养费，差点被挡在国门之
外。关键时刻，海涛慷慨解囊，帮他垫付了一部
分，才使这位同学最终顺利出国留学。

我渴望在博士毕业后出国进修一段时
间，接触国外先进的科研设备和理念。我们
实验室的黄霞教授帮我联系了一个难得的机
会——前往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作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项目的研究人员，进行
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得知录取消息的那一刻我欣喜若狂，但随
之而来的“培养费”却让人忧心忡忡。我在国内
完成了五年本科学习、四年博士培养，总共需缴
纳32500元。而我博士期间的助教工资每月只
有380元，年收入不到5000元，刚够日常生活开
销，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我一边把
日本方面的录取通知书送去翻译中心翻译，一
边暗自筹划：这笔钱向谁借？农村父母那儿难
于启齿，只能四处向朋友张口。若实在凑不齐，

只能忍痛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命运悄然伸出了

援手。
一天，传达室的胡师傅走进实验室叫我，

说有人打电话找我。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一
位女声，亲切温和。她确认了我的姓名后告诉
我，她是日语系的老师，正在为我翻译东京工
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轻声说：“你不用担
心，我会把通知书中的‘UNESCO研究员’翻译
成‘UNESCO博士后’。”语毕便挂断了电话。

我愣在原地，随即心潮澎湃。因为按照当
时的政策，若以“博士后”身份出国，则可免缴
培养费。两天后，我收到了翻译件，果然如她
所说，“UNESCO研究员”变成了“UNESCO博士
后研究员”。这一微妙却关键的变化，使我成
功获得护照，顺利前往日本。那一年是我人生
的重要转折点，如果当时这位老师机械地照搬
原文，也许我将与这次出国机会失之交臂，人
生的轨迹或许彻底改写。

三十年过去，祖国更加开放，国力显著提
升，老百姓的钱包也是鼓鼓的。如今出国对很
多人来说是一件该走就走的旅行。出国读研
究生和工作可以随便办理护照，培养费也成为
了历史名词，因为从2002年11月起，国家取消
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培养费政策。我26岁才第
一次出国，而那时在国外华人圈中，我已算是
最年轻的。如今的出国年龄越来越低，不说中
学生到国外读初中高中，就是小学生去海外游
学也屡见不鲜。

第一次出国
占新民

世情人间小景


